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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助学金学生
看演唱会，老师劝
删遭怼：

缺乏应有的
自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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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23岁的柏剑从
锦州师专毕业，在鞍山市第
二中学担任体育老师。在这
里，他收养了自己的第一个

“儿子”。
这个孩子叫庞浩，是老

师眼中的“问题少年”。庞浩
身上有一股倔劲儿，谁管都
不服，偏偏喜欢上柏剑的体
育课。班主任找到柏剑，告
诉他庞浩原本成绩很好，是
因为家里出了变故才这样，
请柏剑帮帮他。

“多个人多副碗筷的事，

还能给我做个伴。”柏剑没
有多想，把庞浩带到了自己
的单身宿舍，与他同吃同
住。柏剑的关心和照顾，让
庞浩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
他开始改口，管只比他大 7
岁的柏剑叫“爸爸”。

此后各方送养的孩子越
来越多，柏剑的出租房挤满
了人。1998年，柏剑收养了
女孩，为了方便照顾，柏剑
把在老家的母亲骗了过来。
他跟母亲说在鞍山买楼了，
等老太太到家，才发现一屋

子都是孩子。
刚开始，家人不能理解

柏剑的做法，好不容易读完
大学找份工作，结果把钱和
精力都用在一群无亲无故的
孩子身上。但随着日子一天
天过去，柏剑的母亲和孩子
们相处出了感情，她叫来了
柏剑的爸爸和哥哥姐姐，一
家人帮着柏剑照顾孩子。

“我家人都是农村出身，
比较容易满足。”柏剑说，家
里过去条件艰苦，如今能吃
饱穿暖，一家人团圆，父母

就能感到幸福，再加上看着
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很
有成就感。

如今，柏剑收养过的孩
子有很多已经成家立业，有
的成了公务员，有的做了老
师，还有的当了军人。前些
年，每到春节，孩子们都会回
到“梦想之家”，100多人聚在
一起过年。这两年，柏剑父母
去世后，他就不让孩子们回来
了，“只要他们在各自的城市
好好工作，偶尔发个信息报个
平安，我就很欣慰了。”近日，浙江广厦建

设职业技术大学一名
领取助学金的学生唐
某被辅导员通知删除
自己去看演唱会的朋
友圈，该生把与辅导员
的聊天截图公布在朋
友圈中，并提到“520 元
不贵啊，我自己赚钱买
的 ”。 事 件 引 发 关 注
后，11 月 8 日，该校工
作人员回应称，经调查
核实，唐某申领国家助
学金的资格符合标准。

这件事经网络曝
光后，引发了广泛的争
议，议论主要集中在受
资 助 者 的 资 质 问 题
上。这确实是一个严
肃的问题。唐同学的
行为之所以引发人们
的议论，主要是她个人
对消费水平的认知与
助学金受资助者的身
份 之 间 产 生 了 偏 差 。
显然，在相当多的人的
认知中，花 520 元看一
场演唱会，不属于正常
消费的范畴。我觉得
在这个问题上，公众的
质疑是有道理的，而唐
同 学 则 显 得 缺 乏 自
省。在这个世界上，权
利 和 义 务 总 是 对 等
的。享受了助学金的
权利，则应当恪守相应
的义务，这义务中包括
一定的道德义务，比如
诚信、比如消费水平的
自我控制。

最后，还是有几句
话想对受资助同学说：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自
省都是一种美德。新
闻中的唐同学，显然缺
乏 应 有 的 自 省 意 识 。
在我看来，辅导员传递
的是一种保护她的善
意，而她用这样的态度
回 应 ，实 在 是 令 人 愕
然。我还是希望，唐同
学以及每一位受到社
会帮助的人，要有自省
意识，知道有敬畏，知
道感恩，知道节制自己
的言行。从功利的角
度来说，这样做首先对
自己有好处。（作者是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基地里的许多小动物
都是被主人遗弃，初来基地
的时候，有些害怕和人接
触。但在王桂可的悉心照顾
下，它们不仅变得开朗起来，
还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
——彬彬、吉祥、黑妹……

小狗黑妹就是其中之
一，由于基因病变导致瘫
痪，王桂可带着它四处求
医，却也无济于事。为了能
减轻黑妹瘦弱身体上的疼
痛，王桂可还专门为它买来

轮椅。经过悉心照料，黑妹
虽然行走不便，但情况有所
好转，每次见到基地里的熟
人，也会欢快地挣扎着走过
来。“希望大家不要遗弃小
动物，因为小动物的寿命才
十几年，它的十几年是你人
生的一个插曲，它把一生都
交给你了，你应该有义务和
责任善待它们终老。”流浪
狗基地的志愿者兰姐说道。

在兰姐看来，人与动物
的爱是双向的。她还能回
忆起第一次救助小动物的
时候，那是在 2003 年 8 月
31日星期天的中午12点左
右，她下班经过一个垃圾
堆，看到了蜷缩在角落里的
小猫，便把它带回了家。

“它陪伴了我儿子六年。直
到我儿子去上大学，一个月
后忧思成疾，绝食而亡。因
为它平常都是和我儿子一
起睡，临终的时候，因为没
有力气爬上床，就挨着床脚
离去了。”

多年的救助生涯里，兰
姐见过很多遗弃动物的案
例，甚至有周边熟人和她讲

起遗弃的事。“我骑个摩托
车跑了十多公里，终于把那
只狗甩掉了。上次只跑了
几公里，还是被它追回家
了”。听到这些话，兰姐既
悲愤又痛心，“养宠物不应
该是一时头脑发热的决定，
照顾宠物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情，平常要给它护理、洗
澡、驱虫，如果生病了，看
病也不便宜。很多人觉得
好玩就买下了宠物狗，后来
觉得养宠物麻烦索性就丢
掉了它。”

宠物在某些人眼里是
可以随意抛弃的物品，但
是对王桂可而言，基地里
的小动物就像她的孩子们
一样。她不仅会在它们在
世 时 给 它 们 一 个 温 暖 的
家，也会同每一只去世的
小 动 物 来 一 场 庄 重 的 告
别。基地里有一块地方是
专门用来安葬去世的小动
物的，对王桂可而言，每一
次埋葬都是一场痛彻心扉
的离别，她会从路边采来
野花，放在小动物的墓旁以
作祭奠。

东北老爸和他的
200多个孩子

数日前，辽宁省鞍
山市下起了雪，柏剑和
孩子们在农场住的地方
太冷，他决定搬回市内
居住。对于柏剑来说，
搬一次家不容易，他身
后有 52个孩子需要照
顾。

柏剑是这些孩子共
同的“老爸”。今年 51
岁的柏剑，是鞍山市华
育学校的体育老师，过
去的29年里，他收养了
200 多个孩子，有些是
孤儿，有些父母残疾无
力抚养，还有些遭遇过
家庭暴力……这些孩子
都曾被命运抛弃，又幸
运地走进柏剑的“梦想
之家”。

柏剑是孩子们的老
师、教练、父亲，他给予
孩子们的不仅是一个
家，还有直面人生困苦
的勇气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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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梦想之家”，柏剑和孩子
们的生活严格按照日程表运转：
凌晨 4 点起床，5 点开始长跑训
练，大孩14到 16公里，小孩8到
10 公里；白天孩子们正常上课
学习，下午 4 点到 5 点是体能训
练；晚饭后是写作业和读经典时
间，夜里9点多，所有人准时上床
睡觉。

过去的20多年里，柏剑重复
着这样的生活，他身边的孩子来
了又走，柏剑却从没停下半刻。
他像一只陀螺，在责任的驱使下
不停旋转。

作为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柏
剑要负责孩子们衣食住行的一
切。他供着 10 多个小学生、20
多个初中生、6个高中生和12个
大学生读书，每个月的学费花销
就要 3万多元，如果赶上换季买
衣服或者交保险费，那就需要更
多的钱。柏剑除了上班外，还开
了一个彩票店，做社区团购的兼
职，再加上家人亲戚的支持和社
会爱心人士的捐赠，勉强支撑着

“梦想之家”。
就在今年，柏剑还收养了

20 多个孩子。他不是没有考虑
过经济压力，但他始终无法拒
绝这些已经没有退路的孩子。

“如果孩子有更好的去处，他怎
么可能离开父母、离开家乡，来
投奔我？”柏剑清楚地知道，“梦
想之家”是这些孩子们最后的
避风港，是他们的“退无可退之
处”。

在“梦想之家”，所有的孩子
都要跑步。这是最“经济实惠”
的运动项目，柏剑希望孩子们可
以通过长跑，以体育特招生的身
份考入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

19 岁的鲁佳怡来到“梦想
之家”7 年了。刚开始面对一群
陌生人，鲁佳怡只想回家，但柏
剑和其他孩子对她的帮助和照
顾，让她很快融入进来。从一开
始只能勉强跑完全程，到现在达
到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水平，只差
文化课达标，鲁佳怡就能进入大
学读书了。

12 岁的丫丫今年 3 月来到
“梦想之家”。她的父亲是残疾
人，带着女儿四处讨饭，长期的
营养不良导致丫丫身高过矮，身
体素质很差。在“梦想之家”不
到一年，丫丫开朗阳光了许多，
她跑步的成绩已经超过了很多
大孩子。“丫丫特别努力”柏剑
说，“在我们这里的孩子没有不
努力的。”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感恩一切，请长辈先用
餐。”在“梦想之家”有个传
统，每次吃饭前，所有的孩
子都要齐念一段感恩词。
孩子们三人一组，每天轮流
做饭。柏剑希望，能通过做
饭这种琐碎的家务，让孩子
们相互帮助，懂得感恩，珍
惜现在的生活。

柏剑认为，对于这些受
过伤害的孩子来说，感恩教
育很重要。不少孩子刚来到

“梦想之家”时，身上充满暴
戾之气，还有些被父母遗弃
的孩子心中充满自卑，怨恨
原生家庭的不幸。“心中装什
么都不要装恨。”这是柏剑常
对孩子们说的一句话，“怨恨
无法解决问题，只有打开心
胸，才能看到未来。”

柏剑自己就对生活常怀
感恩之心。他出生在辽西
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家境清
贫，为了供他一人读书，哥
哥姐姐都辍学在家，靠挖草
药挣钱。他感激家人为他

作出的牺牲，也能理解农村
孩子因为家庭原因不能读
书的无奈和渴望。他总是
想着多拉孩子们一把，就可
能改变他们的一生。

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何
柏剑愿意完全牺牲个人生
活，将“梦想之家”作为自己
终生的事业，坚持了29年之
久？“这些孩子给我的感情非
常真挚，我收获到的是世界
上最纯粹的爱。”这是柏剑给
记者的回答。他会有压力，
但很少觉得辛苦，见证孩子

们在赛场和生活中的成长，
是一件“其乐无穷”的事。

柏剑有心气，他对未来
还有规划，希望能成立一个
特殊学校，接受家庭无力抚
养的孩子，给他们一个稳定
的学习环境。柏剑今年也
51 岁了，等到他干不动了，
希望能找到几个“梦想之
家”出去的孩子接班，将这
份爱传递下去。“不论孩子
们跑出什么样的人生，希望

‘梦想之家’永不言弃的精
神，能一直陪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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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愿者兰姐拍摄的视频
里，王桂可正在位于肇庆市禄步
镇的基地门前搬运箱子。这是她
自费建立并经营的流浪狗救助基
地，箱子里是近 200 只流浪动物
的口粮。她用瘦弱的肩膀扛着几
十斤重的狗粮一趟趟地往返，明
显有些吃力，但动作却不失利
索。身旁的小狗会跟在王桂可的
身后蹭她的裤脚，此时，王桂可疲
惫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意。

然而，这一切却在 10月 9日
戛然而止，王桂可因长期过度劳
累诱发脑动脉瘤破裂昏迷被送往
医院救治，目前王桂可已度过危
险期，但仍未苏醒。

王桂可和狗的不解之
缘可以从她二十岁时养的
第一只泰迪犬说起。

王桂可三十年前在重
庆的农村生活时，周边的
人养的都是土狗，但她那
时已经有了养宠观念：她
在二十岁时养的第一只
狗 ，就 是 一 只 白 色 泰 迪
犬。那时还是1993年，村
民对这只泰迪犬的印象是

“毛长长的，还要剪”，惊
讶于王桂可带它出门时为
何抱着它，脖子上牵着绳，
还给它洗澡。

与此同时，王桂可也
并不认为宠物狗比村里的
土狗更“高等”：她二十岁
时就收养了几只在外流浪
的土狗，它们在王桂可家
里一样可以跳上沙发，依
偎在主人身边。“土狗和宠
物狗在她眼里没有区别。”
妹妹王芳可说。

然而，这只白色泰迪
犬 很 快 离 开 了 王 桂 可 。
王桂可和妹妹在重庆的
一座小镇上开了一家服
装 店 ，她 养 的 白 色 泰 迪
犬 在 店 门 口 吠 叫 ，隔 壁
店的老人趁王桂可没注
意 ，下 老 鼠 药 把 泰 迪 犬
毒死了。

这是现实带给王桂
可 的 第 一 次 冲 击 ：她 悲
愤于自己的狗为什么会
被 轻 易 毒 死 ，而 毒 死 狗
的 人 不 需 要 道 歉 ，更 不
需要赔偿。她梗着脖子
和 老 人 吵 架 ，但 没 有 任
何 结 果 ，她 只 能 把 这 条
狗埋葬了，在坟上摆了一
圈鲜花。

这次意外让王桂可意
识到：无论是流浪狗还是
宠物狗，在这个社会里都
缺乏保护。2012 年，王桂
可从重庆来到肇庆探亲，
她偶然间在市场门口目睹
了血腥的杀狗场面。那一
声声凄厉的哀号让她于心

不忍，她下定决心，拿出了
自己做服装生意的积蓄，
瞒着家人在高要区禄步镇
成立了一个流浪猫狗救助
基地。

11 年来，王桂可一个
人张罗着基地的大小事
务，无偿救助了几千只流
浪猫狗。基地的日常工作
很是繁杂，包括清洗地面、
准备食物、杀虫、垃圾清
理、清洗被褥等工作。上
百只狗狗的日常喂养和卫
生清洁，其工作量可想而
知。

王桂可一个人、一双
手，起早贪黑地干，给了流
浪动物们一个遮风挡雨的
安身之所。这一切让妹妹
王芳可很是惊讶，在妹妹
的印象中，姐姐王桂可不
算勤快，甚至有些懒散。

“因为我姐小时候身体不
好，家里基本不让她干活，
我想象不到，她一个人是
怎么去处理基地这些繁琐
的事情。”

这些年，基地是靠王
桂可的积蓄和爱心人士捐
资捐物才勉强维持下来，
然而，随着救助规模越来
越大，王桂可不仅花光了
积 蓄 ，还 欠 下 了 一 笔 债
务。为此，王桂可尽可能
节省开销，她住的房间很
简陋，没有空调，只有一台
电扇，凳子和木板拼拼凑
凑就是一张简易的床。碰
上下雨天，被褥还会被雨
水打湿。

多年来的操劳让王桂
可的身体不堪重负，最终
晕倒在了那个小房间。“这
些天我姐躺在病床上，我
帮她清洁身体，手上全是
老茧，很粗糙。她以前白
白净净，很漂亮的。我也
很喜欢小动物，但是我没
办法做到像她这样付出这
么多”。这一切让妹妹心
疼又钦佩。

王桂可病倒后，她的弟
弟辞掉了工作，暂时接手了
救助基地。据妹妹王芳可透
露，姐姐住院至今已经花费7
万余元，目前仍处在昏迷状
态。就在不久之前，王桂可
的父亲也因病住院，为了父
亲的身体着想，家里人只好
暂时隐瞒了王桂可的病情。

在他们的家庭因病入
不敷出之时，救助基地也陷
入了困境。每个月流浪猫
狗们的口粮费用就需上万
元，尽管有不少爱心人士伸
出援手，但仍有不小的缺
口，如今他们每天都要为下
个月的口粮发愁。

接连的不幸，让大家一
筹莫展，但每个人都在尽力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来维

护王桂可多年的心血，希望
能够帮助基地尽快度过困
境。基地里目前只有两名
长期志愿者，她们会在空余
时间过来帮忙，兰姐正是其
中一位。

“那天我们三个人从早
上 7点忙到晚上 7点，都还
没有完全做完一轮。搞卫
生、换水、加狗粮、除虫、喷
药、除草、剪毛这些事都要
做。弟弟一个人很不容易，
基地没人看管的话，上百只
小动物要怎么办呢？”兰姐
略带忧愁地说道。

当被问到为什么坚持，
流浪狗基地的另一名志愿
者娴娴给出了答案。她的
本职工作是一名仓库管理
人员，2016 年因为救助一

只流浪猫和王桂可相识，自
此之后便来到基地帮忙，几
乎所有的假期都和基地的
小动物度过，“当看到它这
么依赖你的眼神，你放得下
吗？放不下的。其实上半
年因为工作忙，我已经很少
过来，但是真的放不下它
们。”她抱着小狗在一旁剪
毛，眼神坚毅而温柔。

他们的坚持，让更多人
了解到了基地的故事，这份
爱与责任接连打动了许多
的爱心人士。他们在伸出
援手的同时，也表达了最真
诚的祝愿：“相信很多人都
有过收养流浪动物的梦想，
可可帮我们实现了它，希望
她早日恢复健康，基地的毛
孩子们还等着她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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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

柏剑和孩子们在跑步

王桂可和她收养的小动物


